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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2000余年，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仿佛再次响起。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张骞十余年的开拓历程，中外商人熙熙攘攘的画面，这些经两千多年传承下来的历史记忆，随着“一带一路”计划的不不断推进，也一

下子重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
古代丝绸之路的建设和发展，能告诉今天什么？开放、包容、安定与自信，应成为新丝路的标签。

古古丝丝路路镜镜鉴鉴
海关、外汇、贸易……2000多年前是何模样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打通丝绸之路的“跑男”

汉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当汉中
人张骞率百余人从长安（今西安）出发，走
在出使月氏国的路上时，他们脚下的这条
路，还不叫“丝绸之路”。

“实际上早在3000多年以前，连接中
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就已经存在了。”
2015年4月2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
所长冯培红，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
说，在物质交换的利益驱动下，中原与西
方诸国之间的通道早早被打通。

据史料记载，至少在距今1 .2万年前，
先民就发现了普通石块中卓尔不群的玉
石，并且通过交换将玉石源源不断运向东
方。因此也有学者将这条通道称为“玉石
之路”。

此通道以昆仑山、和田一带为起点，
由近及远地向东西两翼延伸，向东经甘
肃、宁夏、山西，入河南；向西经乌兹别克
斯坦，到地中海沿岸的欧亚各国。

《穆天子传》中记载，3000多年前，周
穆王从中原出发，途经甘肃、内蒙古和新
疆，一度抵达昆仑山西麓，并带回大量玉
石及西域特产。

战国时期，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等
物品，也经由草原民族远播至新疆、哈萨
克斯坦阿尔泰地区以及更遥远的希腊。

不过，张骞的这次出使，却有比带回
玉石更重要的任务。

秦末汉初，匈奴崛起，迫使月氏西迁，
并占据河西地区，不仅隔断了汉朝与西域
诸国的联系，更与其占领的河套地区相呼
应，形成了对汉都长安的弧状包围，让汉
朝统治者如鲠在喉。

汉武帝即位后，便布局北伐，欲派遣
使者联络月氏，对匈奴形成夹击。使者的
招募工作展开后，张骞以郎官身份应招，
从此走上历史舞台。

与先秦迥异的外交环境，让张骞的西
行道路遭遇波折。进入匈奴境后，他很快
便被抓获。得知张骞要去月氏后，匈奴单
于说：“月氏在我们北边，汉朝怎能派使者
前去呢？我们要想派使者去南越，汉朝能
允许我们通过吗？”

于是，张骞被匈奴扣下。一晃十年有
余，尽管张骞已在匈奴娶妻生子，但终于
觅着机会，趁警卫疏忽，携随从一路西行
逃向月氏。

日夜兼程十几天后，张骞到达大宛。
大宛首领见到张骞颇为高兴，因为他们早
就听说汉朝财力雄厚，本想与汉朝沟通，
却一直未能成功。张骞对大宛许以重利，
大宛也为他派出向导和翻译随他继续西
行。

辗转到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
间）后，张骞终于抵达月氏。但让张骞没想
到的是，此时的月氏已经征服了土地肥沃
的大夏国，并放弃了向匈奴复仇的念头，
加上新首领认为月氏与汉朝距离遥远，在
他做客月氏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明
确联汉抗击匈奴的态度。

联合无果，张骞踏上回国路。为绕开
匈奴，他选择了经羌族之地通往长安的路
线，但途中还是被匈奴人捉住。一年后，匈
奴内乱，张骞才逃脱。

尽管张骞的这次出行并未取得预想
的结果，但对后世而言，张骞带回的关于
西域诸国的信息，却非常宝贵。

大宛、大月氏以及安息等中亚、西亚
国家的地理位置分布，它们的风土人情及
特产，作为张骞的汇报内容，均被收录进

《史记·大宛列传》之中。
掌握这些情报以后，汉元狩二年（公

元前121年），汉朝北伐取得“河南地”后，
又发动了对河西地区的攻势。

收复河西地区后，张骞率使团再度出
使西域。没有了匈奴的侵扰，此行取得了
巨大收获。使团的足迹遍布西域大多数国
家，他们向各国介绍汉朝的富庶，并带各
国使臣回到汉朝考察。由此，西域各国和
汉朝交往正式得以建立。

而随着汉朝在河西地区修筑防御体
系，以及与之配套的经济、文化设施，通商
的大门缓缓打开。

司马迁称张骞的两度出使为“凿空”
之旅，张骞当之无愧地成为打通古丝绸之
路的“跑男”。

海关外汇在西域显出雏形

“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
万”，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可谓声势浩
大，使团携带的巨量财物，无声地宣告着
汉朝的雄壮国力。

这也让当时希望从汉朝经济中得以
补充的西域各国，迅速做出回应。乌孙国
的“天马”、大宛国的“汗血宝马”很快传入
中原地区。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张
骞的这次外交活动，无异于一次经济交

流，为后来古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
调。

此外，这也是古丝绸之路早期贸易的
基本模式———“朝贡贸易”。据《史记·大宛
列传》的记载，汉朝时期的商品货物交流，
也是通过使者来完成。彼时汉朝一年要派
出的使者，多的时候能达到十余批，少的
时候也有五六批。每批使团多者数百人，
少者百余人。

往来于古丝绸之路的这些使者，让汉
都长安的物品种类得以极大丰富。明珠、
文甲、通犀、翠羽等珍物陈列后宫，蒲梢、
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
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所谓“殊方
异物，四面而至”。

“从这些物品也可以看出，当时通过
丝绸之路输入中原地区的商品，多为奢侈
品，主要用来满足上层社会的需要。”冯培
红说，而从中原地区运往西域最重要的奢
侈品便是丝绸，“当时的丝绸，几乎与黄金
等价。”

正因如此，托勒密才在《地理志》一书
中把中国称为“Serica”（丝国），19世纪时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也才把这条贸易
大动脉称为“丝绸之路”。

外贸经济对于中原经济的刺激作用，
让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闸口打开之后便
一发不可收拾。朝贡贸易外表下的民间贸
易逐渐破土，丝绸之路的物理空间也在交
流中再次延伸。

东汉时期，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今
意大利罗马），虽然因海洋阻隔未能抵达
目的地，但到达了条支（今伊拉克），而且
也知晓了从安息（今伊朗）到大秦的路线。

在丝绸之路上出土的文物中，还出现
了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锦和朝霞锦。

为保障古丝绸之路贸易的安定、顺畅
与补给，汉朝修筑了河西长城，设置屯田
区，沿长城又修筑了城障、亭燧、关隘等设
施，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戍守、关防、运
输、通讯及后勤保障制度。

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
域，西汉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建立西
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
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

汲取了汉朝管理经验的唐朝，不仅加
强了都护府建设，也在维护贸易顺畅的制
度上越来越完善。

此时，各国沿古丝绸之路组建商队，
经长途贩运进行的民间贸易，已与朝贡贸
易平分秋色，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又称
兴生胡）开始大量奔走于中原地区。

据新疆龟兹石窟研究院李瑞哲的文
章，唐朝为了有效管理这些涉外贸易，派
官员在兴生胡较为集中的西州，负责申请
公验的审查，即所谓的“过所”勘验。申请出
入境者，需要接受官员的问询，并进行物品
登记，这种形式已具备海关边检的雏形。

而随着各国铸币技术的不断发展，相
关的外汇体系也逐步跟进。据冯培红介
绍，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天宝二载

（743年）交河郡市估案》中，详细记载了诸
如生丝上中下三等的价格标准，并用多达
几十种货币价格标注。通过这类标注，便
可在不同货币之间进行换算。

丝绸还曾充当过硬通货。例如，唐代敦
煌和吐鲁番一带的马价一般在15匹练（匹
练指一定数量的丝绸绢练）左右，较次的在
10匹练左右，而奴婢的买卖价格有时可达
40匹练。这是因为丝绸一直具有稳定的交
换价值，据史料记载，唐武周年间（690年前
后）到天宝时期（745年前后）的55年间，银
币与丝织品之间的兑换率一直是一匹练
换十文银，而铜钱则贬值约30%。

另外，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记
载着古丝绸之路贸易中一件民事诉讼案
件，这也表明与贸易相关的司法体系并没
有缺位。

这一案件写在名为《唐西州高昌县上
安西都护府碟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
绍谨两造辩辞事》文书中。此文书共有8个
部分，详细记录了汉族商人李绍谨与粟特
商人曹炎延一起，往来于高昌、弓月城和
龟兹之间的买卖活动。

从内容看，此文书是债权人曹炎延与
债务人李绍谨之间的丝绸借贷纠纷，提出
诉讼的是曹炎延的弟弟曹禄山。李绍谨在
弓月城向曹炎延借绢275匹，然后二人结
伴从弓月城前往龟兹进行贸易。而过程中
曹炎延因故不能前往，曹禄山就向李绍谨
要求归还其所借的绢，此后引起纠纷，曹
禄山转而向安西都护府提起诉讼。

种种细节
显示，古丝绸
之路发展至唐
朝，政府围绕
丝路贸易进行
的软硬件建设
已然成熟。也
正是在这一时
期，古丝绸之
路迎来了鼎盛
时期。
（下转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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